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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

关政委战前动员 油画 齐俊生

诗歌

农历乙巳年夏日的煦风里，

我手捧着一束白菊，

肃立在大连英雄公园——

傅景阳烈士的纪念碑前。

碑石像一柄沉默的剑，劈开海风，

松针筛下的碎金，

落在他坚毅的眉宇间。

也落在我花白的短发上——

一个老军人，

一个从复州城走出来的后生，

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钟声里，

在他105周年的诞辰之际，

替他，再活一次。

1

复州，千年古城，

巍巍永峰寺塔影夕照。

青砖小院里，

父亲教书，母亲纺线。

《左传》与《正气歌》，

夹在《天演论》之间。

少年在油灯下写“天下兴亡”，

笔尖磨出火星，也磨出

他对黑牢般夜色的第一声质问。

塔铃摇过宋元明各个朝代的风，

也摇过甲午的血。

千年不倒的古城墙砖缝里，

不断渗出抗倭的血与火。

他把这些含在少年时代的胸口，

像含着一枚滚烫的种子。

2

十六岁，他登上去大连的小火轮，

浪头像鞭子，抽打着被奴役的滨城。

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满铁”工场里，

他数着断指，数着欠薪，

数着累累鞭痕，

把每一滴不屈的汗珠，

凝结成未来的子弹，

狠狠地压进愤怒的胸膛。

3

1921年的冬天，

沉沉夜海之中，红光闪现。

一条红船驶入大连，

红船的使者悄悄靠岸。

李振瀛递给他一本《向导》，

陈为人教他唱《国际歌》，

邓中夏把锤头和镰刀的剪影，

庄严地镌刻在他高高举起的右拳，

大连，有了第一名共产党员。

他一定清楚地记得，

1925年冬天那个不寻常的寒夜，

“无风地带”的海雾是红的。

家乡那座抗击倭寇的千年古城，

炽热的《国际歌》燃烧起沸腾的火焰，

用塔砖、用钢锉、用甲午的炮管，

锻造出的一把钥匙，

替他打开殖民者的铁锁。

而他，也用这把钥匙，

打开更多被压迫被奴役的工人们

身上的枷锁。

4

从此，他成为反抗殖民统治者的

一支号角，

用血与火的誓言，

书写着觉醒年代的青春之歌。

在“满铁”沙河口工场，

他把机台当讲坛，

“咱们不是机器，是机器的主人”！

秘密油印机吐出的红色传单，

像吐出一个个正在燃烧的火炬。

在他的秘密组织下，

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国工人协会——

大连中华工学会宣告成立！

23条章程，如同23道闪电，

把日本殖民者奴役中国人的电网，

烧出一个永远无法弥合的黑洞。

5

1926年4月27日，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福纺纱厂，

五千纱锭突然一齐停转，

罢工大旗悬在烟囱顶端。

身为工学会委员长的他，

坚定地走在罢工队伍的最前面，

仿佛一面旗帜。他的身后，

是四万多觉醒的大连工人。

铁棍砸来，他用手臂抵挡；

血滴在传单上，按上鲜红的手印。

“不许随意奴役工人，

不许克扣工人工资！”

“不答应条件，毋宁死！”

国际悲歌歌一曲，

反抗狂飙在天际翻滚，

震落了樱花，震惊了全东北，

反动势力在暴风骤雨中飘摇。

6

福纺纱厂大罢工胜利了，

他却被殖民当局

以“胁迫嫌疑”逮捕入狱。

捕绳勒进皮肉，

老虎凳折断了他的腿，

却折不断他嘴里的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歌声沿铁窗攀上夜空，

囚室成了新的战场，

铁锁成了废铁。

7

1927年3月30日黄昏，残阳如血，

他拖着一条残缺的腿，踏出狱门。

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凶残，

没有击垮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

可肺痨却像另一副镣铐，

随时会吞噬他的生命。

咯血，仍去工场、去小巷，

去工友们中间，

坚持，把最后一口热气吹进传单。

1942年，复州塔影

再次成为他照片上的背景。

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手里攥着一张未写完的

《大连中华工学会纲领》和半支铅笔。

8

碑面像一本展开的日记，

松风替他翻页，阳光替他签名。

我轻轻地把白菊放在他的碑前，

然后，举起右手，

向家乡的革命先驱敬礼！

身后，一群戴红领巾的孩子跑来。

他们喊着“傅爷爷，傅爷爷——”

声音清亮，像新铸的铜钟。

我知道，火种仍在，

在每一道刻进石碑的光芒里，

在每一个纺织女工不屈的眼神里，

在我敬礼的指尖上，

恒久绵延，永不熄灭。

松影里的火种
〚桑文武〛

题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

际，创作此诗，以缅怀大连地区第一位共产党员、大连中华工学会委

员长、大连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革命先驱傅景阳烈士。

铸铜年代
〚刘立云〛

诗歌

大连的海风，刮过那些殖民者筑起的洋楼尖顶，

也刮过中国苦力蜷缩的窝棚。街市上飘着异国的旗

帜，异国的口令在码头回荡，压过了浪涛的呜咽。人们

低着头走路，眼神避让着皮靴与枪刺的寒光，仿佛连呼

吸都要先经过一道无形的滤网，筛去任何可能被称作

“反抗”的微粒。

91年前的夏天，大连国际情报组应运而生。在随

后的岁月里，这支队伍被老百姓们亲切地称为“抗日放

火团”。那一年，革命的火种，开始在最压抑的灰烬之

下慢慢复燃。

他们来了，三三两两，沉默地融在人群里。他们

是码头工人，是电厂职员，是平日里最不起眼的“良

民”。他们的工具不是枪炮，是火柴，是煤油，是揣在怀

里的、对脚下土地沉默而坚忍的热爱。“抗日放火团”，

这个名字后来让殖民者心惊肉跳，可在当初，他们可能

只是你的兄弟、邻居，也可能是一个擦肩而过你都不会

多看一眼的普通人。

计划在无声中酝酿，在暗处磋商，在互递情报、目

光坚毅的一瞬中制订，其间无布告、无宣读令状式的演

讲。然而，他们的目标冰冷而明确：他们就是要摧毁对

方装满战争物资的仓库、码头以及各种货船。但凡这

些地方储存和装载了靠别人血汗赚来的东西，还有那

些用来对付中国军队的武器弹药，统统付诸一炬！

于是，火，烧起来了。

第一次烧起来的时候，人们称之为是意外。只是

有人拉响了救火的铃铛，而消防员的水龙头终究也冲

不进滚滚浓烟。这次被烈火焚烧殆尽的，是日军的军

用毛毯和整套军装，火光照得殖民者们满脸惊恐。巡

查，审问，都抓不住任何蛛丝马迹。只是有那么几个低

眉垂目的人，站在很远的地方，看着近旁烧起大火，露

出“诡异”的笑容。

火，继续着，第二处、第三处……总是不同时机出

现在不同的角落，随着日历的翻转，在各个街口不约而

同地复燃！被烧掉的或许只是一些物质的东西，但点

燃的却是人心深处几乎快要冻僵的东西。人们依旧

彼此不着痕迹地擦肩而过，只是在偶尔对视的瞬间彼

此心照不宣：嗯，是我们的人干的！有一种含在眼神里

的称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火光一次次亮起，敌人的运输车队和囤积的军需

物资，不明不白地就在滚滚黑烟中烧成了灰。“抗日放

火团”一次次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击，给横行霸道的日本

侵略者以狠狠的打击。

这场烈火之中，站着一个叫秋世显的人，老百姓

都喊他“火神爷”。他不是什么天上派来的神，却比神

更让敌人害怕，他一步步把抗日的火种点燃在无数中

国人的心里。他做的事，老辈人们都没忘记，后来一代

代口口相传，至今还经常有人提起那个不怕死、敢点火

的“火神爷”。

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吉林人秋世显，

1936年来到大连国际情报组担任放火团的领导人。

来连后他化装为码头工人，低调地住在现在大连市中

山区华乐小区一带。这里有个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华

工收容所，即是当年人们所说的“红房子”秘密联络站，

秋世显在此秘密从事群众工作，他深入到工人中间，开

展宣传、组织等各项工作。通过秋世显的努力，发展了

十几个同志加入了国际情报组，并投入到对日军军用

品的纵火破坏活动中。他带领队伍，一次次点燃抗日

的火焰，在当时劳工解放的事业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

角色。

他们常常选择没有月亮的夜晚出动，行动轻捷，

如夜鸟掠过。一根火柴擦亮，瞬间的火光，不只引燃了

炸药，也在沉沉黑夜中，照亮了一片山海。

他们早知道这样做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们甚

至能感知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冰冷的镣铐、漆黑的牢

房，甚至断头台上那把沾血的斧刃和无情的子弹。

1940年6月，铁锈味儿吹遍了整个大连街。因为

一个叛徒，秋世显和战友们被抓捕后押往岭前监狱。

监狱里一团漆黑，四周墙壁上布满了以前犯人的鲜血，

他们每一个人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油钳将他们的十

根手指压得粉碎，煎油浇在他们的躯体上，他们遭受着

人间罕见的酷刑折磨，却没有一个人招供。

沉默是他们的语言，尊严是黑暗中的一缕亮光。

他们失败了吗？从刑场的角度来看，是的。当一

切又陷入死寂，海风依旧吹拂着殖民者的“膏药旗”。

然而，曾经绝望的人们，终究不会忘记那一场场让人兴

奋不已的大火，人们都记得大火中冒出的滚滚浓烟，熊

熊大火在高天烈日之下美丽而雄壮。敌人掠夺的木

材在燃烧，即将运往前线的军需品在爆裂，人们被唤

醒，不再失魂落魄。看哪，有先驱者在呐喊：活下去！

1942年3月的大连，冰雪还没有完全融化，风雪

过后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抗日放火团”的那些勇者，

有诸多人的名字并没能记载进史册。他们没等到胜

利的那一天，甚至没有留下一句响亮的话，就倒在了他

们誓死守护的土地上。春天还没有完全到来，他们血

与魂就埋进了这片黑土里。

三年后，胜利的声音在大连这座城市终于响彻天

空。如今，当年的目击者已是白发老叟。他们常会在

孙儿们的玩闹声中，讲起那个曾经在这片土地行动过

的“抗日放火团”的故事，讲他们怎样用最决绝的方式，

写下了中国人的尊严。

“孩子，莫小看任何一点儿火星子。”老叟摸着孙

儿的脑袋，喃喃说道。

孙儿问：“为什么？”

老人望着远方，仿佛又一次看到了映红夜空的熊

熊烈焰：“因为燎原的猛火，起先也不过是一颗无人瞧

见的火星罢了。”

散文

黑暗中的一缕亮光
〚谢华〛

中国铜

先前是泛绿的青铜；先前我们用这青铜

铸造彝，铸造尊，铸造爵，铸造觚

铸造编钟、车马、日晷

铸造器物中所有的食器、酒器、水器

兵器和乐器，还有杂器，比如熏炉、钟锤

镜面、杖首、金铫、滤斗、盖灯、笄

最多最普遍的是瓦釜，用于烹羊宰牛

饮酒，祭祀；也用于狩猎

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锦帽貂裘

左牵黄，右擎苍，千里卷平冈

更多的用于战争，比如铸剑，铸枪，铸造

画戟、斧钺、钩叉、戈矛长缨、镞和槊

再有治国安邦的鼎，比如轩辕大鼎

一座方方正正、安安稳稳的后母戊鼎

气吞山河地立在那儿，可以把后来

欺负我们那个汪洋中的蕞尔小国

压得摇摇晃晃

到了黄铜时代，我们更是得心应手

更是熟练，可以像捏面团捏泥人一样

把铜揉成团，拉成丝，碾成粉

随心所欲地制造铜佛，制造

将军腰带上的铜扣，士兵手中的扳指

我们还制造铜牛，沉入水底

镇住河里的妖；制造铜壶

让远足的牧民把炊烟升上天空

把儿女生在黄沙的旋涡和脚印里

我们还制造铜钉，钉在

大殿鲜红的门板上，雕花的马鞍上

战马嘚嘚的脚掌上

而他们！我是说那个岛国的侵略者

那些觑觎我们的森林和煤矿

大豆和高粱；觑觎我们的天坛地坛

黄河长江，我们银子般的雪山

翡翠般波光粼粼的湖泊那些人

那些觑觎我们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在宽阔富饶的草原上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人

他们刚刚学会铸铁，就疯狂地铸造

铁的装甲，铁的兵舰，铁的飞机大炮

铁的指挥刀、头盔、手雷

歪把子机枪和三八大盖

之后像潮水般涌来，侵占我们的家园

残忍地蹂躏和屠杀我们的同胞

那么好吧，让我们重操技艺，让我们

重新把炉火升起来，把硝熬起来

让我们把铸铜的技艺，铸剑的技艺

铸造风云雷电的技艺

重新拾起来，重新熔炼捶打，现在

我们铸造子弹！用黄铜铸造一粒粒

黄澄澄的子弹，长眼睛的子弹

让我们在前方打仗的将士，弹无虚发

在战斗中高唱：“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现在我们把全中国的铜，全天下的铜

把地上地下的铜，屋里屋外的铜

把车辕上的铜，刀把上的铜

老式戒尺上的铜，姑娘踢毽子

那枚铜钱上的铜，把喇叭上的铜

咕嘟咕嘟水烟斗上的铜

母亲顶针上的铜

孩子挂在胸前那把长命锁上的铜

女人发间插着的铜簪上的铜

手腕上戴着的铜手镯的铜

都投进熔炉！让它们熔化！

现在，我们用铜铸造子弹！

铸造储藏火焰的利器

并让它们呼啸，把一粒粒弹丸

像暴风骤雨那般射出去！射出去！

又一个铸铜时代来临，我们铸造闪电

铸造雷霆，铸造霹雳。让古老太行山

保家卫国的弹雨，铺天盖地

纪念馆一只铁壳船

河里的一把斧头，水中的一道闪电

一只铁壳船搁在纪念馆里

让我想到，黄河是大地上的

一条宽宽的沟深深的坎

那个年代这只船在河里来回穿梭

一次次砍开天上的暴雨

水里的波涛，波涛中转瞬凝成

黄土高原的泥沙

在咔嚓咔嚓声中，从南岸射向北岸

乘船的人也从南岸扑向北岸，他们

本来就是一群从南方走到北方的人

为此他们跋山涉水，穿过

33条河流，66个城镇，99座高山

当他们渡过黄河去打侵略者，是要

把对岸的72座山峰，架在胸前

当他们搏命的掩体

铁壳船的船头布满弹洞，拇指粗的弹洞

这样你就能想象铁中还有比铁

更硬的东西，比如

从侵略者的三八大盖和歪把子机枪

射出的子弹；进而你能想象为什么

有那么多趴在前舱的人

他们那么无畏，不惜把自己的名字

弄丢了

河水从河里流走了，故人在我们的故土

故去了，最终埋在我们的故乡

但请记住！他们是为我们

去战斗的，也为我们去死！去慷慨献身

而在祖国山河破碎的时候，如果把黄河

比喻成我们民族的一道呜咽的伤口

把反复抢渡黄河的这只船

比喻成缝补伤口的一根针，那么

你知道这根针，它断过几次？

沉过几回？锈过几重？而今

又该是怎样的“尘满面，鬓如霜”？

与一座雕像对话

我痴痴地望着他；他痴痴地望着

在机床上车削的那根枪管

五五式。总部下令制式生产，批量生产

一年装备16个团

因此必须不分昼夜

不分寒暑，他双眼灼灼聚起的那束光

从未散开，从未漂移和昏茫

一颗豆大的汗珠亮晶晶地挂在额头

都80年了，从未顾得上抬起手去擦

80年还有什么不能改变？80年

过去了的一线天修了公路

通往黄崖洞一座比一座高的山峰

架设了观光缆车

如果游人脚力雄健，有足够力量

踏着一级级台阶往上攀，在空中

可以放飞一架嗡嗡作响的无人机

为你导航，拍照，担当解说

而AI复制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保卫战

已发往你手机，随手点开

立刻枪声大作，爆炸声和厮杀声

此起彼伏，烟火的效果栩栩如生

你没发现炉火已熄灭，机床已生锈

车间屋角的几只蜘蛛

把它们的网，编织到第N代，第NN代？

愣怔间，我把我头上的一顶帽子

戴在他头上，对他说，歇会吧歇会吧

警报已解除，你们制造的最后一支枪

已送进八路军太行山纪念馆

知道我送你的这顶帽子是谁送我的吗？

辽宁舰舰长！戴着它你是否听见

波涛奔涌而来？一声贴地而起的呼啸

像把天空哗的撕开一道口子？

告诉你

那是名为辽宁舰航母上的J-15舰载机

一飞冲天，像一支响箭插上天空

我们还有J-20、J-35、J-60

还有导弹、氢弹、原子弹

还有尚未公开在此，暂且称为

孔雀弹、天鹅弹、恐龙弹……

他怔怔地看着我，听得云遮雾罩

这不是做梦吧？他说八路军

不再需要我们黄崖洞造的枪炮

怎么对付穷凶极恶的鬼子？

我说80年过去了，鬼子早被赶跑了

80年过去，八路军也不叫八路军了

现在这支队伍，我们已经拥有

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

已经拥有信息保障、战略支援

千里投送、太空拦截……

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拥有

天上的雷霆和霹雳

地上的狂飙和风暴

听到这些

眼前这座雕像流泪了，哭了

那情景，就像伟人在一首诗词里

写的：“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